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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爷

反映当代中国留学生生活的中
篇小说《底流》在《中国作家》杂志发
表时，不少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会想到
写这样一个题材。其实这个题材之
于我，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很自然
的事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
较早地关注了留学生问题；而作为
一名留学生家长，我对这个题材有
着天然的可以直接进入的条件。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认为欧洲
是中国留学生最好的去处，所以
2015 年 5 月，当得知儿子被派往比
利时根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
就由衷地感到了高兴。两年后的夏
天，趁儿子有半个月的休假，我和
妻子从北京出发，飞抵比利时布鲁
塞尔，成就了一次西欧之行，也成
就了小说《底流》。

古老的根特教堂遍布，建于 13
世纪的圣尼古拉斯教堂非常有名，
教堂高大雄伟，直插云天，夺魂摄
魄。从儿子寓所去圣尼古拉斯大教

堂广场，经过莱斯河上的圣米歇尔
大桥，是路程最短的捷径，桥西端
有座石头垒砌起来的老房子，高达4
层，这里开了家中餐馆，名字就叫
锦江饭店。每次经过圣米歇尔大
桥，我都要驻留片刻，仔细打量饭
店的中文匾牌和饭店门口爬满半幅
墙的一架百香果。当时就有个念
头，要写部中篇小说。这家饭店和
这架百香果，后来成了 《底流》 中
的重要场景。

随着全球化和对外交流的不断
扩大，中国留学生人数也逐年攀
升，仅留学读博，国家每年就派出1
万人，自费留学的本科、硕士生，
已是一个难以统计得准确的数字。
留学生群体的低龄化，以及出国前
未接受过相关培训，致使留学生中出
现不少问题，比如不团结、不善于交
流沟通、语言能力不足导致学习压力
大、荒疏学业游戏人生等等。为国内
亲友做“代购”，就是中国留学生引起

所在国严重关注的一个痼疾。
高中毕业到根特留学的潘灵

艳，家境本来不错，父亲是大苗山
一家信用社的领导，潘灵艳又是父
亲视为掌上明珠的独女，她做“代
购”，起初出于新鲜好奇。恋上到根
特大学读博的陈凌后，潘灵艳全身
心投入。因为要对这份爱有所付
出，又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涉嫌犯罪
被查，她的生活来源戛然中断，“代
购”从此绑架了她，还险些让她踏
上了不归路。

博士生陈凌心气高傲，时时处
处企图独占上风，他勤奋、用功，
天分不低，学研成果突出，他也因
此而瞧不起同是博士生的韩远方和
宋雨时，他对潘灵艳的始乱终弃，
究其原因也是他灵魂深处的“占
有”和“灭杀”邪念作祟。期待陈
凌最终在现实面前能有所醒悟、忏
悔、自新，从而华丽转身，真正践
履其报效祖国的美好愿望。

小说1号人物韩远方，性格温和
敦厚，为人正直朴实，能处处为他
人着想，也善于发现同龄人的优
点，在给他人以真切关怀的同时，
也能从他人的长处中汲取力量。因
为他，根特4名中国留学生才能和睦
相处，抱团取暖。韩远方身上折射
出来的光辉，映照着伙伴们，点燃
了他们的斗志。实际上，他也是这
批留学生中无形的领头大哥。

宋雨时才气充沛，在根特大学
留学的时间也最长，从硕士一直念
到博士。因为禀赋高，他能够在繁
重的学业之余，积极参与各种社会
活动，视野也就格外的开阔。他与
陈凌两人之间的缠斗，实际上就是
两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的无聊游戏。

留学生涯，并不全是荣耀、热烈、
光鲜，远离故国的孤独感、学业受困
的挫折感、生活不适的凄凉感……全
都得由留学生自己兜起。4名 80后
90后留学生，在根特这块他国异乡的

土地上，挥洒了他们人性中美丽和
缺陷，令人感叹、唏嘘、悲悯。

我将小说中的人物设定于与西
部一座城市有牵连，是想要让小说
出发和抵达的基础更加宽厚扎实。
我对于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的了
解，还是比较深入具体的，这就为
小说情节展开提供了充足的便利。
我写小说，向来是只考虑人物的性
格特征和形象类别，一俟定型，便
信笔写开去，从来不做全面完整的
构思。因为所有的形似成熟完整的
构思，在写下去之后势必要走样。
而人物性格的逻辑，生活本身的法
则，力量都极其的强大，大到足以
直接抵达小说的“真”。

感谢读者朋友们的鼓励，我将
在你们的激励下，一如既往地向前
进！

作者简介：韦晓明，苗族，广
西融水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为《龙城教育》主编。

霓虹闪烁，折射入窗，厅内色彩堂皇。
天龙泉犹如一勺春水，把麻哥的脸浇出一朵
盛开的花。麻哥和铁儿的关系到底有多铁？
这么说吧，除了不换老婆，两人的东西都是
可以交换使用。铁儿的衣柜里，常年挂着麻
哥送来的高档西服，口袋里搁着一张银行
卡，供铁儿随时刷用；铁儿绞尽脑汁从越南
弄来的紫檀床铺，就在麻哥卧室里摆着，睡
得乌黑锃亮。两人老婆又是大学闺蜜，好得
无话不说，上厕所也是牵手同去。婚后更
甚，两个女人经常把男人轰到客厅喝酒，锁
上卧室，相拥上床，咯咯乐着，一夜趣事聊到
天亮。等到有了孩子，更是令人咂舌，麻哥儿
子和铁儿女儿青梅竹马，上学同班同桌，放学
相伴回家，一路嬉闹，两小无猜，仿佛麻哥和
铁儿成为亲家已是水到渠成的事，只是时间问
题了。麻哥掐着指头，跟我数说两家亲密无间
的乐事，动情之处，竟然笑出眼泪，犹如怒放
的鲜花溢出幸福的露珠。我举起酒杯，钦佩不
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麻哥一仰脖子满
杯饮下，一脸得意：“所言极是，割头换颈的
兄弟，万金不换。”

一

河水丰盈，鱼儿穿梭，初夏垂钓的好季
节。今日周末，我给铁儿发了短信：“下午三
点钓鱼，晚上一起吃饭。”良久不见回复，我
立即醒悟，铁儿和麻哥两家人共度周末，多年
来雷打不动，我扯他出来，岂不成了令人生厌
的第三者插足？我赶紧发去短信：“有事，改
期钓鱼。”沿阶而下，踩过滩涂，甩下渔线，
席地而坐，身后有人“叭”地扔来石头，水面
砸出一个浪坑。转过身来，铁儿一脸坏笑，眼
睛亮亮闪动。我的眼光在他身后搜索，惊愕
了：“麻哥没跟你来？”他说：“您说改期，怎
么又来？”我说：“你俩周末形影不离，今日他
竟然放你鸽子？”铁儿脸上的笑纹一点点收
敛，抹成一块板砖：“钓鱼又不是打架，用得
着那么多人？”

我和铁儿像是互相斥问，刨根问底，但谁
也不给对方答案。晚餐桌上，酒过三巡，我们
聊起了文学。正在兴头，铁儿手机尖锐响起，
他瞄一眼，脸便沉了，想了一想，还是接了：

“我跟朋友谈事，稍后再聊。”说完就挂掉了。
再聊几句，铃声又如豆爆炒，不依不饶，铁儿

脸黑扭曲，不耐烦接了：“我真的有事……
哎，局长，您好，您跟我兄弟喝酒啊！”身子
如弹簧跃起，弯腰鞠躬，毕恭毕敬哎哎应答。
我从洗手间回来，铁儿身子松散，仰面陷在沙
发，嘴上漫不经心：“行了，给你题写一幅
字，让我兄弟带去，别来我家。”显然，铁儿
是跟另一个人说话了。今晚请客，我倒像是毫
不相干的局外人，跟铁儿说话都得见缝插针。
好不容易稍有静寂，我说：“哪个兄弟？”铁儿
对我歉意一笑，唉地叹息：“还能是谁？”

二

红水河畔翠竹依依，芳草青青，船只抵岸
触了暗礁，忽地惊起一群白鹭。我的肩膀落下
一只手，警醒回头，麻哥嘴上滚着一根烟，张
嘴一吐，呼的一声，那烟射入水里，瞬间卷
走。他两手犹如缠绕的藤蔓，将我扯进“巴楼
人家”酒楼。麻哥摸出手机，我赶紧压住：

“别打给铁儿，他在静心写长篇小说。”麻哥一
脸嗤笑：“谁说我打给他？”说完摁了号码，塞
进耳朵：“弟妹啊，铁儿写书，关了手机，你
敲门进去，有个重要哥们非得跟他说两句
哩。”手机伸到我的耳畔，传出瓮声瓮气声
音：“哪位？”我说：“还没写完？”那边静了一
下，语气婉转：“大哥，他又缠您？”我说：

“注意休息，还没吃饭？”我们的问题依旧没有
答案。出版社催促火急，铁儿正在争分夺秒，
瞎问两句，就挂断了。

麻哥吧嗒点烟，鼻孔飘出两条白虫，笑
声在嘴上爆裂：“给人题字，不就挥两下笔
吗，多大点事儿啊？可铁儿拒绝，经常让人
吃了闭门羹。我有他家锁匙，开门进去，他
还穿着大裤衩伏案写书。求字客商掩嘴直
乐，回来一个劲致谢，说我让他目睹了大师
的凡身肉体啦。”我听得头皮发紧：“麻哥，
您不该这样。”麻哥甩手，满不在乎：“没
事，我跟他，还分谁和谁呀？切。”我说：

“近两年来，您在公司专门留给铁儿的写作
室，他好像忘了，宁可窝在家里的窄小书
房，写得满头大汗，也不去您那里享受空调
果茶了。”麻哥一怔，烟虫爬回鼻孔，又从嘴
唇缓缓泄出，他说了另外一番话：“我创业不
易，官商都得交往，铁儿是名人，我也沾光
不小，办事顺畅很多。有时他接个电话，我
就有可能谈成一单生意。”

三

两只野鸭水中扑腾，浪尖迭起，嘎嘎有
声。我拍麻哥肩膀：“再好的心腹兄弟，也得
如两只刺猬，注意留有空间。离得太远，感受
不到温暖；离得太近，就会扎痛对方。”麻哥
张嘴刚要说话，我竖起指头制止了：“这就比
如跳恰恰舞，你进一步，我退一步，互不影
响，但又默契。倘若抢拍，或者以自己为中心
旋动，就会绊脚，谁都不会愉快。”

一只野鸭沉入水中，另一只拍翅跃起，遁
入草丛，牵扯着麻哥游离的目光。我吱地吸下
一口茶：“如果固执地把朋友的空间占为己
有，攥手不放，谁都会疼。你要生意，他要安
静，好朋友就要给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他打
瞌睡，你只需递去柔软枕头；如果你硬塞给一
捆钞票，他睡不着了。”

麻哥目光如锥，向我脸上直直扎来，脸上
浮起笑云：“你拐弯抹角找我，另有所图吧？我
应该想到，你是最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

我一时语塞。眼看事儿变凉，可能就要竹
篮打水了。麻哥咳了一声：“您费心了，谢谢。
以后有事，我先电话给您，由您转达，可好？”

我被一口热茶噎住。

四

从此，我彻头彻尾成了麻哥和铁儿的秘
书。犹如地下情报站，双方都不露面，信息员
却脚后跟踢着屁股走路，日子全被打乱。更为
糟糕的是，两人埋怨、愤怒、烦恼、焦灼的言
辞，犹如水坝坍塌，一股脑儿泄洪而来，我的
耳膜已经沉沦，陷落成了容纳垃圾的臭水塘。
夜深人静，铃声如鬼魅，他们仿佛不约而同，
各种委屈向海纳百川的第三者倾诉，把我当成
一吐为快的痰壶，大倒苦水。帮人传话，实在
难以拿捏分寸，两人听得一惊一乍，往往责
问：“他真的这么说？”我像是缺斤少两的商
贩，两头不讨好。麻哥经常应酬，酒后频频来
电：“我跟铁儿、展爷是饮血盟誓的兄弟！
来，您跟展爷聊两句！”一桌十人，认识和不
认识的，无一例外醉话连篇，突突喷射，在我
耳朵狂轰乱炸。手机铃声让我心惊肉跳，寝食
难安，精神恍惚，走路连连撞着电杆。终于有
一天，我如火山爆发般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怒

吼：“我再也不管你们的破事了！”
话一出口，余音绕梁，我却自己惊呆，久

久才挂电话。

五

亲密朋友，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陌路？我渐
渐明白，一段友情如果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是
无法善始善终的。钱钟书在《论朋友》中说：

“假使爱情是人生的必须，那么，友情只能算
是一种奢侈。”但凡人生，每个时期都会替换不
同的好友。并非故意忘旧或薄情寡义，只是想
化繁为简，自然而然。漫漫人生，相伴走到黄昏
的好友，从来就是懂得分享，舍得割让。缓缓放
开你的手，在各自空间心平气和，静静传递平安
祝福；他日有缘再见，再缓缓牵起你的手，望云
卷云舒的天空，心无旁骛，恬淡从容。

晚霞染火，河水落红。曲径深处，铁儿和
女儿在挽臂散步。我走上前：“你女儿上初中了
吧？”铁儿抬头，柔声地说：“你女儿在省城读高
中，选读文科还是理科？”我说：“在县城读初中，
压力不会很大吧？”他说：“南宁的高中学校，宿
舍都装有空调吧？”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说话，好
像永远没有明确答案。脚下残枝败叶，吱吱作
响，踩出骨头断裂的声音。不经意间，我瞄见麻
哥正在遛狗，迎面走来，嘴上哟哟叫着。他一抬
头，愣了一下，像是偶遇刚刚认识的人，微微
点头，不咸不淡打声招呼，不多一句寒暄，径
直前走，渐行渐远。这边的铁儿仿佛压根儿没
看到，身子前移，两腿加快，脚步蹬蹬。

两人擦肩而过。我却犹如一截老木根桩，
原地站立，呆呆看着人们从前面走过，又从后
面走来。

作者简介：展爷，本名覃展，男，壮族，
广西大化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民族
文学》《广西文学》 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
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1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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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达 是 我 不 懈 的 追 求

缓缓放开你的手


